
色的地毯一样；空气中，随时

春天，桃花象争妍斗胜的在北京城内城外，到处开放着；一阵

风过，落花满地，仿佛是铺上了一条

可以闻着一股浓烈的香味。

某一条街上，遍地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大队的人马，浩浩荡

荡的在前进。行列极整齐而严肃，除掉人马在沙地上践踏，发出轻

碎的沙沙声以外，旁的便听不见什么了。

许多盛装华服的人，跨着马，戴着有貂尾做装饰的朝帽，组成

了一队光辉灿烂的队伍。他们座下的马都是最好的蒙古种，光滑的

毛片，长而整齐的鬃毛，时时发出耀眼的光来。马鞍上都镶着珍贵

的珠宝，脚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装饰，平均每一匹马的身上，至少有

四五种不同的颜色，几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了阳光的反映，便蔚

成云锦似的奇观了！

在这些马所踢起来的灰尘的后面，相距约一二十步，有一乘全

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桥。轿子的两边，画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金

龙。抬轿的是十六名太监。在这座轿子的里面，象庙宇里所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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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般，端然不动的坐着的，便是当时的皇太后，慈禧，中国四万万

人民的主宰。（图

在这座鸾舆的后面，还有六乘全部漆着红色的大轿，每一乘大

桥，有八个太监抬着。这就是侍从女官们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

容龄，便是其中之一。

整齐的行列，在一重极度肃静的空气里前进着，人和马都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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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垣和肃顺。后来，伊就怀着满腔

子

有声音发出来，偶然可以听到格拉格拉的几响，那是笨重的轿杠，

在轿夫的肩膀上转动的声音。除此以外，就只那个天下闻名的大太

暴的声音，向监李莲英，不时在前后左右走动，用一种虽低而极

队伍中的人呼叱着。因为这些仪仗，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个

人费了很多时候布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从这个可怕的魔鬼的

命令。

从颐和园的大门起，一直到热河行宫的大门止，在这一条几百

里长的官道上，遍地是铺着金色的潮湿的黄沙。寻常的百姓们，不

但不准走上这一条御道来。就是站在较远的地方， 望 驾在这里

经过，也是要立斩不赦的，所以从来也没有人敢大胆违犯过。

行行重行行，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渐渐的折入苍绿色的山谷

中去了。我们暗暗在猜测太后这时候心头上所怀的是怎样的一种

感想？伊离开热河差不多已经有整整的五十个年头了，那个地方，

可算得是伊的发祥之地。其时，伊还是一个极美丽的，极年轻的女

人，伊在宫内的地位，却只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宠妃。因为咸丰突然

死了，便顿时勾起了朝中两位权臣的阴谋，他们想把伊那年幼的儿

同治 废为庶民，劫夺下他的皇位来。

虽然伊那时候对于朝中的一切情形，还是不很熟悉，伊也并没

有什么特殊的经验，但是环境逼迫伊，使伊不得不用一种极巧妙的

策略，去对付那两个阴谋家

的忧虑，把伊的儿子抢出了虎口，就在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上，从

热河逃回了北平。当时在路上保护伊的，便是荣禄。在慈禧没有给

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荣禄就是伊的情人；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的

做伊的忠仆。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却就此很沉痛的牺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过了半世纪了，伊自己也已经给人家尊为皇

太后了；荣禄是死了，伊所爱着的儿子 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

剩的只是一个最奸猾的李莲英，依旧伴着伊，从这同一道路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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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充满着野心的地方离开紫禁城，

热河去。到伊的发祥地

步一步的远

了，皇太后的一大队人马，不住的在这条黄沙路上前进着；但是五

十年前的人马的踪迹，已象过眼烟云一般的不可再见了。

，⋯⋯接着，又继续前进。这一队美丽的行列，终

前进，前进，越过了那些绿色的山头，偶然在几处预先布置好

的庙宇里歇息一

于是在热河行宫前的那片大空地上扎下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止

得 象 死 的 一

样 ！

这些宫殿

的屋面上，虽

也同样的铺着

黄色的瓦片，

梁上和柱上，

也满绘着麒麟

龙凤之类，但

是这些工程，

看起来终不如

北京禁城里的

宫殿或颐和园

里的宫殿那样

的精致；想必

是这里的土工

们的技巧，确

有不如北京那

边的工匠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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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

成群的女

官，太监，和宫

女，默默无声

的随在太后的

后面，很迅捷

的走着。太后

的行走，本来

原很轻快的，

其时，伊似乎

急着要回想到

从前的境界中

去，因此在这

些冷落的宫殿

里，穿来穿去

的走得仿佛更

快了。伊把以

前伊做一个年

轻的皇妃时候

所 到 过 的 地

方，几乎全走

遍了。

后来，又

到了一所空闭

着的宫殿上，

伊忽然用极低的声音，独自感叹起来。我因为紧随在伊的肩后的缘

故，可以很不费力的听道伊说道：

“这一个宝座，就是我们的儿子，在行加冕礼时所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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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是跟昨天一样 他所今好象还可以看见他坐在那里。

穿的是全套最高贵的服饰。”（图

伊的感叹是这样的静穆，而伊的思潮却受了这个可以纪念的加

冕礼的冲动，不住的在起伏。当这个加冕礼举行的时候，也就是伊三

度摄政的起点。这种种情形，简直是同昨天一样。而伊现在所站的地

方，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伊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伊的婴儿在这上

面行加冕礼的那个宝座，好久不作一声，也不回头来看伊身后排列

着的一行随从。伊只低下了头，拂过了一个女官，以至于最后的一个

小太监，又穿往别的殿上去了。

就是现在这个温和的老妇人。（图

伊又指着另一座宫殿告诉我们，这是咸丰死后停灵之所，伊说

得是非常的真切，我们仿佛看见有一个已死的咸丰，躺在伊所指着

的地方；而他所丢下来的一副千金重担，只得让他的娇弱的爱妃给

他担住了。

在没有到这里来以前，太后已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伊自己的

历史；现在，伊就把当日最繁华，最幸福的几段事情所发生的地点，

一一指点给我认识。我对于伊，是多么伤心啊！但是当我们后来离

开了热河行宫回到北京走进了颐和园的大门之后，这些悲痛的陈

迹，便绝不费事的掷出了我们的脑神经外去了，犹如翻过了一页历

史一样；而从此，这一部分的历史便永远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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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

近来太后的脾气似乎已变得很欢喜动的样子。我想，也许伊是

受了上回那一次热河之行的影响。在没有到热河去之前，伊的足迹

所至，总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两个地方。虽然在庚子拳匪之

乱的时候，伊曾经到西安去过一次，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难当然

不能算是出游。这几十年来，可真把伊关闭得闷透了；而宫中的那

些朝参大典，以及每天和伊的臣下们集议军国大事的早朝，也不免

使伊觉得有些厌倦了。且不管伊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总之，伊是

很热烈的在希望过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时对于我自己的

虽然并不曾明白的指

满洲人，所加的种种神秘的猜测，或许也是使伊打算出游

的动机之一。因此，后来很有人在议论我

是定 掇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但是依事实而论，自从我们满

关以来，满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洲人的祖先在西历一六四四年

进来，很少再回去的，所以也无怪我和我的妹妹对于我们自己的本

乡，都是这样的怀念着，希罕着了。

后来，皇太后是决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顺便还想看看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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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

的那些古宫。当然，伊的主意一经决定之后，便等于是已经实行的

一样了。立刻就有电报打到奉天去，知照那里的人，准备一切。虽然

那边的宫院也象热河行宫一般的常年有人看守着，可是在太后未

启程以前，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许多人去，目的是要把那几座久已空

闭着的宫殿，点缀得象紫禁城和颐和园一般的华贵舒适。（图

但是从北京到奉天的路程，委实是太遥远了一些，连太后自己

也知道不能再乘鸾舆去了。而且伊恰巧已从外国铁路公司那里买

来了一列“御用列车”，虽然伊已化了一笔惊人的巨款

不是铁路公司的人欺骗伊，实在因为经手的人都要钱，一层一层的

加起来，到最后，它的总数竟足供一个较小的国家的全年的开支

但是伊却还不曾使用过一次咧

了。其中，李莲英当然也有份，谁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的银子。

伊时常在怀疑：坐火车究竟是

怎样的一种滋味，所以这一次，决意要想试一试了。伊实在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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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员了。此外，太后又得随意挑

离开北京城的，借这个上奉天去的机会，伊想看看伊自己所统治着

的土地；也许伊还想见到几个平民，不过这一点，在事实上是不可

能的，因为寻常的平民，照例是不准见伊的，于是伊也就不能见他

们了。每逢圣驾出巡的时候，不但大道上不许有什么闲人逗留，就

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也必被驱逐净尽。然而据我和我的妹妹所

知道，每当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经过时，两旁的居民们无有不在家

里挖开了纸窗，从一个一个小孔里偷着看的；只是因为皇太后们所

乘坐的鸾舆，以及女官们所乘坐的红色大轿，都是遮得密不通风的

缘故，他们虽在窗孔里偷看，却并不能看见我们的一手一足。我有

时往往欢喜把我的轿帘拉开一些，以便瞧瞧外面的景致，但是也不

敢拉得太开；使外面的人能够看见我；因为我要如这样不拘礼的

话，旁人就要大加指摘了。

圣驾东行的旨意虽然是已经决定了，但是在启行之前，尽有许

的事情须得准备咧！第一步必须让太后下一条正式的上谕，指定

伊的专车将于何日自北京开往奉天。同时，还得添制一条新的法

律，就是凡当太后的专车的路上行驶的时候，全路的无论哪一段，

都不准再有旁的车辆移动，违者处以极刑。当然，这一次京奉铁路

上的长官，都不免被派为基本

出几个重要的廷臣来同行。至于其他的一切筹备工作，便由我和大

将军庆善负责处理，这里也不及细写。

筹备工作一开始，铁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来了。因为据我们的

估计，要装载全部的官员，太监，宫女，以及各种用具，材料等等，这

一列御用专车，就非得挂上十六辆车不办。同时又因为这些车辆在

购到以后，还从不曾行驶过，为慎重起见，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检

查；这一部分的工作，居然是很迅速的办妥了。其次就是要把十六

辆车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黄色。能够保持本来的面目的，只有那

一辆机关车。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这一点的话，伊是决不肯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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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可惜啊

辆机关车不换颜色的。

我们竟不能有一辆黄色的机关车，拖着我

们，在中华的原野里往来驰骋，使我至今还觉得不胜抱憾！

皇太后虽然是决意要出京了，但是还得照例的教朝中的各位

大臣对于这件事发表一些意见。每逢有什么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伊总是要征询他们一番的。不过，据我所知道，事实上

伊对于廷臣所贡献给伊的意见，却往往是非常的漠视；尤其是那些

和伊自己的意见相左的话，那是更不愿意听了！这一次伊为着要服

从习惯，没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谕，可是这上谕下去之

后，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乱起来了，奏章象雪片似的送进来。他们

的大意，都不外乎下面这几句话：

“伏念中国自尧舜以来，历朝帝主，未闻有轻以万乘之尊，托诸

于彼风驰电闪，险象环生之火车者；况我皇太后春秋已高，尤宜珍摄，

以慰兆民之望。⋯⋯即朝中各事，亦端赖圣意裁决，不可一日废弛。故

臣等诚望我皇太后勿为夷人之妖言所惑，罢东幸之行。实为至善！”

这里所谓“夷人之妖言”，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

伊还很着恼的说道：

在我们准备起程的二十天之内，差不多每天总有这种奏章送

进来，可是皇太后却一概置之不理，随手撕成片片，丢满了一地。这

也是伊的习惯，每逢见到有什么跟伊自己的意见相反的奏章，伊总

是这样撕掉的

“因为从前的皇帝没有坐过火车，现在我们就不能坐吗？要是

那时候已有火车的话，他们怕不早就坐了！而且就是有什么危险，

我们也不怕 我们所经过的险事，还能说少吗？尤其可恼的，这些奴

才们竟敢说我是老了！”

那时候，伊的年龄已快近七十岁了。然而伊其实的确是老了

伊的面部，伊的手指，也和寻常的老年的女人一样的显露着老的象

征了；可是倘有人直言无讳的说伊是老了，伊就不免要非常着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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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

认为是重大的侮辱。

“⋯⋯再者，他们也不该说，”伊继续的自语着，伊的怒火是逐

渐的升高了：“因为这里有些事情要办，我们就不能离开北京

说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人走到哪里，整个的朝廷，便跟随到哪里，所

有的事情，不是依旧可以办吗？象庚子那年拳乱的时候，我们望西安

一走，洋兵便跟不上来了；而我们的朝廷，却是依旧在我们的手里！

伊们竟连这些都不明白吗？这样愚蠢的东西，要他们干什么！”

于是，太后东幸的事情，便这样决定了。就有钦天监替我们拣

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期和时辰，以便出发。这一天，禁城里充满了

一种狂热的忙乱的空气，从李莲英起，一直到最低级的宫女；从执

政的大臣起，一直到铁路上最小的差役；从皇太后和宫眷起，一直

到我们这些侍从女官：个个都是一样的忙乱。

当然，从朝门一直到火车站去的一条大路上，又得照例的铺上

一层黄沙；这些黄沙都是浸得很湿的，象海边的沙滩一样，为的是

免得给风刮起来。一出紫禁城的大门，我们便一齐上了轿；我的轿

子恰好紧随着太后的鸾舆。我们穿过了中华门，前门，沿着前门大

街，一直到永定门；那里，就是我们上车的所在。

皇太后的鸾舆自然还是用十六个太监抬着，而且是决定要带

往奉天去的，已特备一辆棚车装载它。

我和其余的女官们，都照例的坐在红色的大轿里，但是我总不

耐闷坐，照例又拉开了一些轿帘，偷看着外面的景致：左边，我先看

见了天坛上的那个蓝色的发光的圆顶；后来又在右边望到了那座

先农坛；最后，巍然高耸的永定门到了。我们的行列便鱼贯似的穿

过了那个门洞，直到站台上才扎住。这时候，那一列御用列车，已安

安稳稳的停靠在那里了。十六辆车子，一般的漆着极美丽的金黄

色，看去是多么别致啊！虽然它们的轮轴都还保持着原来的黑色，

然而在很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内，这些漆匠们已能把十六辆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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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火车之前，伊决意要看一看它究

完全漆齐，也可见他们的工作，委实是很勤苦的了。

到了列车的旁边之后，第二步就要准备上车了。但是我们要上

车是很容易的，只须打那些常用的铁制的踏步上走上去就行了；然

而太后却不能这样草草，非得另外替伊准备一条特别的道路不可。

不过伊倒也不急急的要上来，伊先想看一看这列火车的究竟，因为

伊对于这一列御用火车，固然还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其他的火车，

伊也从不曾见过咧！据我所知道，除掉我偶然给伊讲过的一些关于

火车的常识之外，伊连一张火车的照片也没有见过。因此，我又不

免暗暗在替那行车的铁路员工担心，也许这些火车的转动，会有什

么使皇太后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就得连带送命了。只要这个老妇人

随便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他们的脑袋便立刻可以掉下来了！

其时，我们的皇太后是真象一个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

一样。

在伊没有走上这一

竟是怎样的一件东西？于是伊就命令抬轿的人把鸾舆歇下来，让伊

可以随意的指挥。伊先教火车慢慢的往前开去，火车动了，伊真是

万分欢喜；竟把伊自己的尊严也忘了，俯下了腰，尽瞧着那些在转

动的铁轮出神，同时又连珠般的发出了无数的问句来。伊问：机关

车里怎么会有蒸汽的呢？蒸汽是怎样造出来的呢？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推动这些轮盘？为什么火车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须在铁轨上走

呢？伊的神气是完全变做一个小孩子了，谁也不会再想到伊是一个

专制的女皇

火车依着伊的命令向前，后退，向前，后退，一直到伊看得满意

了；似乎伊自己已经懂得火车是怎样会行动的了，伊这才吩咐上车。

在伊所用的一辆车的前面，铺着一方象轮船上搁着的跳板一

样的木板，板上是覆着一条黄色的丝绒毯；李莲英先走在伊的前

面，扶着伊的手臂，两旁另有许多太监用手夹护着她，以防倾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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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

伊跨上了车厢，这一方木板便立刻移去了。

诫，无论如何，

这也是预先规定的：火车每一次开行，必须先得到伊的许可；

虽然火车的停止，有时候因为事实的需要，司机的人不能不自己做

一些主张，然而这仅是例外而已。伊并且还再三的

机车上不准鸣汽笛，车站上也不准打钟。（图

因为这一次到奉天去的路程，确然是比上热河去的远得多了，

所以伊不得不来尝试一下这种新奇的东西。在伊年轻的时候，人们

要是见了这种火车，无有不诧为灵异的了

是可以便利人的！现在，伊居然亲自尝试了一件伊年轻时候所认为

绝对不可能的东西，并由这件东西载着伊，从铁道上望奉天进发，

那可不是一桩匪夷所思的奇迹吗？

可是，伊终于还带着伊的鸾舆，伊想或者这种新奇的，可疑的

缩地法，在半途上会受到什么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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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后没有上车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注意的。其实也是

一种很顽固的习惯。就是每当圣驾临幸任何一座建筑物的时候，第

一个走进去的，必然是伊自己；要是已经有人在里头的话，这个人

就得先行退出来，必须让太后走进去之后，其余的人才能跟着上

前。于是在太后未上车之前，便有人先去把那车上所有的工役一起

赶下车来，把他们引到一个望不见太后的所在去，齐齐整整的跪

着，低下头，静候伊老人家上车。因此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里，这一

列升火待发的御用火车上，虽然烟囱里同样的在冒着黑烟，气锅里

也同样的蓄满着蒸气，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在车上照料；一直到太后

在伊自己的车厢里坐定之后，这些火夫司机们，才得从地上爬起

来，回到他们的固定的职位上去，等待开车的命令。

当我们在准备出发前的二十几天里，正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的

困难，累得那庆善差不多已是心力交瘁了！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

车上的一班工役；因为太后坚执着要叫那些太监们去担任行车的

事务，但是这可怎么行呢？虽然那些太监们大半已在宫内执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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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谁那些铁路工役走进伊的视线以内

年，尽可以胜任普通人家的男管家或侍 的职务，然而他们从不曾

受过一些起码的铁道常识，叫他们如何行车呢？

庆善费了许多的唇舌，好容易才打消了伊这个成见；但是伊最

后还切实的叮

来。表示伊依旧还遵守着不用男人来服侍伊的古训。

这个问题就算这样解决了，可是其他的事情，却不能这样容

黑，

易。其中有一件是最可发笑的，就是太后坚决的命令庆善要教他把

那一列车上的全体工役，从司机一直到最低级的打扫夫，一齐穿起

朝靴，戴起朝帽，打扮成十足的太监式。读者试想：一个面目

整天伴着烟和煤在一起的火夫，戴起了这样一顶小洋伞式的朝帽，

可不活象一支老菌吗？再把他足下所穿的一对黑缎制的长靴，身上

所穿的一袭颜色鲜艳得象彩虹一般的锦袍，和他所站的那个煤堆

比较一下，你们就不难想见那是成了一种怎样的现象！但是这种现

象毕竟是实现了！本来，皇太后的命令，便等于法律，谁还能更改！

在一辆机关车里，同时有三个司机在服役。当然，他们也都打

待我们用甲司机，乙司机，丙司机来分别他扮得和太监一样。

们。其时，他们的地位已和朝中的大臣，各省的总督，一样的重要

了；所以他们尽可尽量的要求多派几个助手，而正式在那里开车

的，却只是甲司机一个人（事实上也不容许两个人同时开车）。在

平常的日子，他总有一个座位，可以安安稳稳的坐着；但是在这一

列御用火车上，除了皇太后自己以外，无论什么人都是不准坐的，

于是他也只得直挺挺的站着。那乙司机的职务是很省力的，他只须

望前面看着，如果发现轨道上有什么变故，

道上穿过，或其他相类的事情。

譬如象一头牛在轨

就由他负责报告甲司机。这个

人的位置，在寻常的列车上是没有的；就是偶而有，也可以很随

的拉一张凳子，在甲司机的旁边坐下的；但是这一次，他当然也不

能再坐了，因此他往往把蹲和跪的两个动作，互相轮替了运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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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也把甲乙丙丁来

稍资休息。这便是皇太后所最注意的礼节和权威。

至于那丙司机呢？事实上只是甲乙两人的替班而已。要如他们

中有人想休息的话，便由他补上去；假使需要休息的是甲司机，那

末实在开车的职务便由乙司机走上去接替，而把乙司机所遗下的

职务，让丙司机代掌。

始终是戴着其次让我再讲火夫的情形：他们一起是四个，

朝帽，套着朝靴，而又穿着太监的服式。

代表。甲火夫是实在负责照管炉火的人。乙火夫却毫无所事的闲着

一直到甲火夫需要休息的时候，才由他上去接替。丙火夫的工作是

把后面煤水车上的煤，铲到前面来，使甲火夫可以取来加进炉子中

去。丁火夫是站在煤堆的上面，用一柄短短的小铲，把高头的煤，铲

到下面来，使丙火夫不必费什么力，就可以把煤输送给甲火夫。但

是我们不妨想想看：那个丁火夫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尴尬？他既不

能站着，因为煤堆太高，车子一颠一簸，岂不要跌下来；他又不能坐

着，因为这是违反太后的命令的。那末怎么样呢？当然，他只有用半

坐半站的方式，老是蹲着了。所以，他的工作是特别的慢，而且还要

时时照顾着自己的安全。

这样，一切的动作都依着宫中的仪式演出来了。我想在事前，

这些人定曾受过几天的特别训练的。我也曾几次上那机关车上去

观看过，只见那些人都是愁眉苦脸的透着很不高兴的样子。当然，

我后来也并不曾奏明给太后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实在是受不惯

这种约束，因为在平常行驶任何一列火车的时候，这种种约束都是

绝对没有的。第一不舒服的便是头上的头上的朝帽，和身上的锦

袍 第二便是无论怎样辛苦，不准坐下；第三，为着怕要惊扰太后起

见，不论碰到何种情形，绝对禁止鸣汽笛或敲钟。

还有那些司闸夫是怎样工作的呢？

当然，他们是不准走上这些黄色的车辆来的，更不许在这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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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至少就得杀头。的顶上跑过； 那末，当这列车

进了一个车站，要停歇的时候，这些人怎样能上那末一节黄色车上

去，使用手闸呢？这问题看去似乎很难解决，但是事实上倒并不难。

因为这列车的速度，自始至终，只有每小时十五英里或二十英里，

这半辆车并

大概是十六英里，所以在须要停车之前，司机必先派一个人从

机关车上跳下去，奔到煤水车后面的半辆车上去，

知照司闸夫预备闸不漆黄色，乃是专供车上的工役安歇的。

车。同时，司机便把速率渐渐减低，并预定这列车应停靠的地步。车

行渐渐慢了，司闸夫便跳下车来，奔到后面装那座手闸机的车上

去，或是站在地上，等后面的车行过来才跳上去，随即使用手闸，很

稳妥的把车闸住。可是在事实上，司闸夫毕竟已跨上了黄色的车

辆，也就是已经违犯了太后的命令；不过因为他们跳上跳下跳得很

快，太后也就不注意了。

在机关车的前面，交叉着两面大旗，便是从前满清帝国的国

旗。全部作杏黄色，中间画两条龙，龙的嘴都是张得很大；在它们的

中间，又画着一颗大珠，珠的地位差不多已在旗的上左角。这一幅

图画的意思，便是说代表皇帝或皇太后的两条龙是永远有能力控

制代表全宇宙的一颗珠的。

在平常的时候，火车经过每一个车站，站上总有一个小工用红

色或绿色的旗在挥舞着，以示前途的安全与否；但是当太后这一列

御用火车经过的时候，在站上挥旗的人，至少是一个县官。至于他

们挥的是红旗，或是绿旗，那是可以不管的；他们挥的对也好，挥的

不对也好，因为一直从北京起，到奉天为止，其时这一条铁道上除

掉我们这一列黄色的车辆以外，就没有别的车在行动了。只有一列

拖着十辆寻常的客车的兵车，满载着兵，随在我们的车后，算是护

卫太后的。

我想这一列车上的全部的工役，必然是经过一番很严格的训

第 1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